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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李燕萍 片岡新
香港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零前言

英國倫敦會的傳教k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於 1807 年來中國九個月後就已經可以用官
話和廣東話在一般話題上與中國人溝通了。他先後在廣州和澳門 25 年，除了翻譯中文《聖經》
及宗教刊物之外，還出版了學習中文的教材和辭典，以及介紹東西文化的著作。自十六世紀天
主教來華後，再次掀起了西方人k對漢語研習的熱潮，促進了東西文化交流。 1817 年格拉斯哥
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贈與馬禮遜榮譽博士學位，表彰他在編寫學習中文著作的貢獻。
1834 年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上任不久後逝世。
馬禮遜去世之後，陸續有很多歐美傳教士來到廣東地區，並留下很多以廣東話口語寫成的著

作。近年即有很多語言學家利用這些歷史語料來研究廣東話在近二百年的演變。馬禮遜於 1828

年出版的《廣東省士話字彙》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被公認為最早有系統用羅馬拼
音記錄廣東話的語料。但該拼音方案存在著幾個關於漢語基本特徵的問題： （1) 聲母沒有送氣與
不送氣的區別； I (2) 沒有標聲譏 2 (3) 現代粵語用舌根鼻音[IJ］的詞標成濁鼻音字母'g'; 3 (4) 

自成音節鼻音[~ I IJ] 分別標成'im / ing', 4令人因而懷疑馬禮遜不但不能分辨聲調，不能區別
聲母有沒有送氣，甚至質疑馬禮遜的中文能力。

為了分析這些問題及真正了解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本報告分五部份進行研究： （1) 十九世

紀初期廣東的語言情況、 (2) 馬禮遜學習中文的歷程、 (3) 馬禮遜四部著作： 1815-1823 年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1815 年《通用漢言之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7 年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8 年《廣東省
士話字彙》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丶（4) 《廣東省士話字彙》一書問題的分析、 (5) 馬

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本文為「近代粵語的演變－早期廣東話話語材料研究」計劃（由香港特區政府硏究資助基金贊助，編號：
CUHK6055/02H, 主持人：張洪年教授）的階段性成果。初稿曾經在香港語言學學會「第五屆粵語討論會」

(WOC-5, 香港中文大學， 2006 年 4 月）上宜讀。弳洪年、 Robert S. Bauer 兩位教授提供實貴意見，筆者受益匪
淺。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特藏組的 Irene Wong 和 Joey Cheng 提供資料，深表謝意。
1 如：點 [tim] /添 [t'im] 都標成｀ teem'：包 [pau] /炮 [p'au] 都標成｀paou'.
2 如：由三個不同聲調組成的「本地人」只標成｀ poon-te-yun'.
3 如：我 [IJ:l] 標成｀ go' 。
4 如：唔 [m] 標成｀ im'; 五［lJ］標成｀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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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紀初期廣東的語言情況
I.I 中國人之間溝通的語言

十九世紀初期的標準語是官話，在日常生活上，一般人都說白話（或稱士話、士談）。馬禮
遜認為官話是：「各省公通用之言語聲音為正」。 5 當時廣東的標準語是南京官話， 6白話是廣州
話。另外，外國人經常居留在澳門，經常都聽到澳門話。 7
下面表一圖示廣州的語言使用情況。由表一可見，在不同的用語場合，語言的使用情況也

有差別。在正式場合廣東人會說高層語言 (high language) 南京官話，在非正式場合會說低層語
言 (low language) 廣州話。至於教學和商務場合，則會混合使用。

表一：中國人之間的語言情況

場]尸_____ J鬥 官語 層」什語

官方會蟻 * 
教學 * * 
甯務 * * 

家庭生活 * 
閑談 * 
購物 * 

註： ＊表示使用

I. 2 中國人與外國人溝通的語言

1.2.1 清朝政府對外政策
清政府採用封閉政策，皇帝不接來使，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傳教，限定廣州一口通商，對外

國人諸多管制。這政策一直維持到鴉片戰爭 (1839) 後才不得不改變，開放門戶。
在貿易上， 1809 年嘉慶定下《民夷交易章程》要外國商人遵守例如： I. 外國人在貿易季節

只可以在十三行居留及活動； 2. 貿易以外的季節不得在廣州，都要住在澳門； 3. 外商家眷只可
以在澳門居留及活動； 4. 商船必須直接駛入黃埔； 5. 所有軍艦不得駛入虎門； 6. 婦女和武器
不得帶入商館； 7. 買辦必需在澳門衙門登記； 8. 禁仕貨物私下買賣； 9. 夷人不得向官府呈稟
貼，須由商行上遞： 10. 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 8

在宗教上，因康熙末年與天主教教皇｀禮儀之爭',清朝頒下禁教令，西洋人以後不得在中
國傳教。留在中國旳傳教士或被監禁處死，或被驅逐到澳門。 9
在文化交流上，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中文，如被發現即判處死刑；禁止中國人不得將中國史

書售與外國人；禁止外國人將翻譯書帶入廣州；禁止外國人從事撰寫活動等等。
1.2.2 外國人在廣州及澳門

從 16 世紀開始外國商人和傳教十便在廣州及澳門活動。在貿易上，葡萄牙人 1553 年租倡
澳門後，澳門由葡萄牙和中國政府共同統治。葡萄牙人及歐洲商人開始在澳門進行貿易，澳門

5 見 Morrison (1815: 259) 。
6 見 Morrison (1815-23: x) 。
7 當時的澳門話即香山話。

8 第 1 項，見蘇精 (2005: 36)：第 2 項，見海恩波 (19 56: 32); 第 3-10 項，見 Hunter (1938: 22) 。

9 見趙春晨 (200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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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外貿易中心。 10 明朝政府雖然禁止同葡萄牙貿易，但是很多中葡商人在廣東江門走私。
到了 19 世紀，英國人和荷蘭人，西班牙人，美國人也接踵而來，開始在廣州貿易。＂廣州由
於地利，一直是中外貿易港口，早在 1686 年已建立洋行制度。 1757 年清政府下令廣州是唯一
外貿港口，負責收關稅及管理外國人做買賣。 12

在宗教上， 1552 年西班牙耶穌會教士沙勿略 (Fransiscus Xaverius) 帶一個中國翻譯到江門
傳教。 1568 年天主教羅馬教皇派主教卡內羅 (Melchoir Carneise) 在澳門建立主教署，外國教士
陸續到澳門先學習中國語言再進行傳教。 1580 年耶穌會在澳門開辦「馬丁經言學校」，為中國
人講授教理， 13 該校後來發展到 1762 年的「約瑟修院」還講授葡萄牙文，拉丁文，英文，法
文和中文。葡萄牙人沙江維 (Joaquim Afonso Gon-;alves) 在澳門先學習三年官話和廣東話後，在
該院任教，所以一些中國信徒和教會辦事員都會外語。 14
1.2.3 中國人與外國人溝通的語言情況

在貿易上，外國的商人、辦事員、醫生、翻譯會跟中國的官員、行商＇5, 通事＂、買辦17、看
銀師18、孖毯（merchant 音譯）、搬運夫、挑水夫、苦力、僕人、煮飯、中文老師、翻譯等人接
觸。從 16 世紀開始廣州的中國人跟外國人商業交往的語言是中葡混合語 (Pidgin- Portuguese), 
但 18 世紀英國人成為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英混合語 (Pidgin-English) 取而代之。 19 世紀廣州
中國人與外國人商務往來就是用這一種非常混雜的語言，例如： ｀chop' 是店主的單，也是給官

員的報告： `chop boat' 是貨船； ｀一等 chop' 是最好的貨，＇第十 chop' 是最差的貨；＇第一 chop
人＇是好人，壞 chop 人＇是壞人。 19 馬禮遜記載當時清朝委任了四五個通事在廣州負責做翻譯，
但說的都是不標準的英文，而且沒有一個有能力閱讀英文。 20
在宗教上，澳門的天主教傳教士都會跟中國的官員、信徒、教會職員、翻譯、僕人等人接觸。

1762 年澳門的約瑟修院講授葡萄牙文、拉丁文、吳文、法文和中文。天主教信徒有機會學習外

語，有些充當翻譯，有些在教會做辦事員。
從表二可見中國的官員與外國人溝通會用官話，但在商務上中國的行商、通事、買辦、看

銀師、孖毯、搬運夫、挑水夫、苦力會說廣東英語。煮飯和僕人通常只會說廣東話。中文老師、
翻譯、教會職員、信徒跟外國人溝通或者用外語或者用官話或者用廣東話。

10 見雷雨田 (2004: 28) 。

II 見 Hunter (1993: 17) 。
12 見 Hunter (1993: 2) 。
13 見趙舂晨 (2001: 6) 。
14 _5l澳門文化雜誌 (2004: 96) 。

15 行商：得到中國官府正式承認的唯·機構，負進出 n事宜，是外商擔保人。
16 通事：持有執照，協助外商辦理一切日常事務。

17 買辦：負責商館一切大小事務．
18 看銀師：鑒定銀錢，兌換，借貸。

19 見 Hunter (1993: 25-43) 。

20 見 Morrison (1839: vol.2, appendix.12-21) 。

23 



表二：中國人與外國人的語言情況

｀三人 崗人 辦事員 翩譯

官員 M M M 
行商 Pi Pi Pi 
通事 Pi Pi Pi 
買辦 Pi Pi Pi 
看鋹師 Pi Pi Pi 
孖毯 Pi Pi Pi 

搬運夫／羽k水夫／苦力 Pi Pi Pi 
中文老師 M/E/LIP/C M/E/LIPIC M/E/L/P/C 
翻譯 E/L/P E/L/P M/E/L/P/C 

煮飯／僕人 C C C 
教會職員

信徒

註： Pi＝賡束英語， M＝官語， C＝賡東諾， E＝英文， L＝拉T 文， P＝葡萄牙文

二 馬禮遜學習中文的歷程

傳教士

M 

M/E/LIP/C 
M/E/L/P/C 

C 
M/E/L/P/C 
M/E/L/P/C 

倫敦會 1795 年成立後希望向海外傳播由馬丁路德改革後的基督教， 1804 年馬禮遜 22 歲＇
向倫敦傳會申請去海外傳教。董事會接受馬禮遜申請，要他去中國。馬禮遜從少年時期就攻讀

英文， 19 歲開始學拉丁文， 20 歲在神學院學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還繼續進修拉丁文和英文文法。

他希望學好中文，把聖經翻譯後，中國人可以用母語看聖經。 21
馬禮遜自從決定來中國之後，從不間斷學習中文。他學習的歷程分三期。馬禮遜學習中文

時間表見附錄一。

2. 1 初期：
馬禮遜去中國前已非常用心學中文，這跟倫敦會給他的明確指示有關。倫敦會認為馬禮遜

的首要任務不是傳教，而是先掌握中文，然後將聖經翻譯成中文。 22
2.1.1 容三德教基本中文 (1805 年 10 月－ 1807 年 l 月）

當時懂得中文的英國人只有史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但當時他不在英國。 23 倫敦
會得悉－個從廣州不遠鄉下來的中國人叫容＝德 (Yong Sam Tak) 在倫敦學習英文便請他教馬
禮遜中文並協助抄寫中文聖經。 1805 年 IO 月容三德搬去和馬禮遜同住。開始時，馬禮遜對學
中文用背誦的方式很不習慣，曾把老師叫他背誦的中文練習本丟入火爐，老師一氣之下拒絕給
他授課。後來馬禮遜發覺這才是最好的辦法，從新學習。容三德教他讀寫基本中文，進步神速，
幾個月內便把英國博物館收藏的 18 世紀傳教士巴設的《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全都學完，又用從英國皇家學會借來的《拉丁文－中文字典》自己學中國字。 24
2.1.2 自學 (1807 年 2 月- 1807 年 8 月）

21 見 Morrison (1839: vol. I, 65) 。

22 見 Morrison (I 839: vol.I, 68) 。
23 見 Morrison (I 839: vol.I, 67) 。
24 見 Morrison (I 839: vol. I, 77一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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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年 1 月 31 坐船到中國。在船上 7 個多月，他除了講道之外，自己勤學從倫敦帶來的
參考書，並表示非常喜歡中文。 25 到中國後， 1807 年 9 月 9 號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傳道會報告他
在居留，學習及經濟上各種困難，但仍自學中文：

中國人被禁止教歐洲人中文，如被痊現是旻判死刑的。［…］駭在溴門的東印度公司禁止任何

英國人（經商者除外）。［…］在溴門居住史噹束魯士說妻在中國居住並請中文老師教授中文
是困艱的。［…］此外，在溴門有天主教主教和杵父們的猜忌。［…］我瘡現英國人和美國人Ji_

棓猜忌，真為此有點擔心。［…］利用這個時攙，學贊從英國帶來的中文書·現在淆來，在倫

敦玲我的 200 英鎊婆用一年是遠遠不夠的。 26

2.1.3 語言交換 (1807 年 9 月－ 1807 年 10 月）
在最初兩個月，馬禮遜最常接觸的中國人除了童僕阿宏 (A Wang), 就只有十＝行的商人和

夥計，他已可用中文跟他們交談了。 27 他本想向他們學廣東話，並教對方英文，但因發現被騙
或因對方怕被官府獲悉而無法繼續。馬禮遜 1807 年 11 月 4H給倫敦傳道會的信提到他得到史

當東及英國大班羅勃茨 (Roberts) 的幫助，終於安定下來．
學習初期，馬禮遜可以用很簡單的中文跟童僕和商人交談。

2.2. 中期
2.2.l 李察庭、雲官明教官話、廣東話 (1807 年 11 月－1807 年 2 月）

史當東又介紹李察庭 (Lee Tsak Ting) 教他文字，寫作和廣東話，雲官明 (Abel Yun Kowin 
Ming) 教他官話。 28 他自己又用新的《康熙字典》學新的中國字．

至於中文學譬，我在這兒已有進步。可用所學的中文和我的僕人交談了，他來自鄉下，瘡

音很禪。在廢州大部份的人都不會說官語，也不會寫中國字，只說賡州語。這兒的官員也

鵑不慬本比人所說的方言。［…］李先生是秀才，他的中文根底根好，寫得一手好字。他幫
我學會賡州語。他是天主教徒，父飆曾到蔔萄牙讀了 12 年＃學，後來緒了嬌不能噹＃父，

做了批務商。［…］雲官明是山面人，說的是官語，在北京曾長時期與如天主教教士一超，

拉T文說得很流利。［…］我在這兒頁到新的（康熙字典），加進了從英國帶來的（拉T文－
中文字典），用這個方法，可以學到很多新的中國字。 29

2.2.2 桂霓、蔡軒教官話、廣東話 (1808 年 3 月－ 1808 年 8 月）
雲官明只教了-個月，李察庭教到 1808 年初，馬禮遜便換了老師。到了 1808 年 3 月他除

了有桂霓 (Kwei Une) 教官話之外，還有蔡軒 (Tsae Heen) 教廣東話，蔡軻採購物品和阿定 (A
Ting) 做飯。桂霓因與蔡軻不和，只教了六個月。 30 其實蔡軒不但教廣東話，還重抄從大英博
物館抄寫帶來的《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會編）~準備馬禮遜翻譯新約聖經及傳教小冊子《神

25 見 Morrison (1839: vol.I, 106一 157) 。
26 見馬禮遜夫人 (2004: 38-39) 。

27 見蘇精 (2005: 64) 。

21 見蘇精 (2000: 66), Morrison (1839: vol.l, 180) 。

29 見 Morrison (1839: vol.I, 168一 169) 。
30 見蘇精 (2000: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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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和《問答淺註耶穌教法》。 3) 當時馬禮遜的同事 Mr. Ball 從澳門寄了一
本《西班牙語法》給他， J. Elphinstone 又送了一本價值 50 英鎊的《拉丁－中文字典》給他，
鼓勵他學中文，讓他十分感動。 32

到了中期，馬禮遜學習官話和廣東話的聽說讀寫已掌握了基本功，在－般話題上都可以跟
中國人溝通了。

2.3 後期

馬禮遜的官話與廣東話的口語和識字已累積到相當程度， 1808 年開始研讀四書。 1809 年開
始將大學，中庸譯成英文。老師葛先生 (1808 年 9 月一 1817 年 3 月）幫忙修改校正翻譯，改寫
聖詩押韻，以及協助編寫字典。關於 1815 年寫的《通用漢言之法》，馬禮遜曾特地聲明書中除
了少數例句取自其它書外，幾百個中文例句都是葛先生寫的。 33

1809 年 2 月馬禮遜的中文能力被東印度公司肯定，給他 500 鎊年薪出任中文翻譯。他除
了在公司做翻譯工作，繼續進修中文之外，開始翻譯及寫作。 1810 年至 1833 年間，馬禮遜出

版了中文聖經， 12 本中文書， 20 本英文書，還經常投稿給 Indo-Chinese Gleaner、 Evangelical
Magazine 、 Canton Register、 The Chinese Repository。馬禮遜編寫的書籍年表見附錄三。

1810 年 1 月一個中國人被外國人殺死，中方要求東印度公司交出兇手並扣留商船。馬禮遜

寫公文交涉後又代表英方翻譯，結果平息這次風波。東印度公司很多外國人見中文這麼有用便

上學中文。 1811 年 3 月馬禮遜在公司兼任中文老師。由於在商務往來多數人都說廣東話， 1827
年 3 月馬禮遜在公司兼任廣東話老帥並開始編寫《廣東省十話字彙》。馬禮遜為了讓學生有機

會跟本地人練習中文及解決學生的疑難，每個星期出晚上在他家開研習班。 34 在他的教導下，
學生的中文水準漸漸提高，第了任香港港督戴維斯爵士 (John Francis Davis) 也是他的學生。 35
馬禮遜仍然熱心傳道，他印了 1000 本宗教小冊子派發給中國人外，在每個星期日都用廣

東土話講道跟祈禱。 36 1818 年馬禮遜請了李先生教他中文，並為馬禮遜收容的八名孤兒上課。
37 同年馬禮遜與米憐 (William Milne) 創辦英華書院，培養人才。其中有三名歐美學生：《廣州
番鬼錄》－書的作者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和畢業後留在馬六甲辦
報的墨爾。華僑學生包括袁德輝，他後來被任命為林則徐翻譯，其他學生多留在南洋丁作。

說：

在翻譯中文聖經方面，馬禮遜 1819 年 11 月 25 日向倫敦會報告中文聖經已全部翻譯完畢時

米憐 [William Milne] 已經把甘約的（約伯記）和幾卷厘史書翻譯好，其他的由他負責。

新約有些書卷根據天主教初繹稿為藍本，如沒有初譯稿的便完全由頭開始翻繹。馬禮遜拉

出以前耶穌會教士翻譯中文的聖經用深奧的文體來表現自己的才華是不對的，應該用淺白

簡易的文字來正堢翻繹。他又說自己維然文才中等，翻繹出來的繹文不大典雅，但是清楚

了褚聖經原文，翻譯出來的聖經消定比那些只會用華尾措辭卻不清楚了褚聖經原文的好。

31 見蘇精 (2000:22) 。

32 見 Morrison (1839: vol.I, 196) 。
33 見蘇精 (2005: 47)、蘇精 (2000: 75-78) 。
34 見 Morrison (1839: vol.2, 428) 。

35 見 Morrison (1839: vol. I, 292一 293) 。

36 見 Morrison (1839: vol.2, 311) 。
37 見蘇精 (2000: 7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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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印刷聖經上，馬禮遜曾說梁發不但是最先開始也是最後完成印刷聖經的人。梁發更幫馬
禮遜做編寫工作，譬如 1833 年印刷《祈禱文讚美詩》祈禱文部份便是梁發寫的。 39

到了後期，馬禮遜隨英國使團到北京 (l 816) 任翻譯官，可見他的中文已經很好了。 1817
年馬禮遜呼籲倫敦會培養後繼時，十分有信心地說他在過去學到有關中國人的語言，文學，歷
史等可能已與天主教傳教士知道的相近了。

1817 年格拉斯哥大學表彰他在編寫學習中文著作的貢獻，贈與榮譽博士學位。馬禮遜從沒

間斷學習， 1833 年他又請了以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教官話的朱先生教他。 1832 年他更請了一
位老師教他儒家，佛家及道家的學說。 40 馬禮遜 1834 年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秘書，上任不久後
逝世。

三馬禮遜因部著作

從以上資料顯示馬禮遜對中文有深入的認識，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他於 1828 年出版的《廣東

省士話字彙》粵語拼音出現了幾個關於基本語音特徵的問題，如：不標送氣；舌根鼻音聲母標
成｀g'; 自成音節鼻音標成'im/ing'; 以及不標聲調等等。

官話拼音方案早在十六世紀已由天主教教士建立，聲母送氣和聲調的標記都己由兩個耶穌

會音樂家鍾鳴亻-: (Sebastien Fernandes) 和 Lazzaro Cattaneo 協助利馬竇 (Matteo Ricci) 制訂。 41
馬禮遜曾多次提到他學習中文和翻譯聖經都參考天主教教士的手稿及字典，所以他應該不會忽

略這些特徵。周有光 (1960) 認為馬禮遜的官話拼音方案是從利馬竇 (1606) 到威妥瑪 (Thomas
Wade 1867) 等方案承先啟後的關鍵。 42
本研究希望透過馬禮遜以下四部著作來考證馬禮遜有能力區分上述語音特徵以及嘗試去解

釋一些音標為什麼標得不像廣東話： 1815-1823 年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 年
《通用漢言之法）), 1817 年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8 年《廣
東省十話字彙》。

3.1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馬禮遜不但用天主教教士編寫的《手稿辭典》，還用《康熙字典》來學中文。他知道漢語有

多音節詞，漢字橫排，而《康熙字典》收四萬多漢字比歐洲人編的辭典質量好，所以他依據《康

熙字典》加上拼音，分一部六卷編寫漢英字典，好讓英語人士能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

第一部：中文題目《字典》，共三卷，分別於 1815, 1822, 1823 年出版。它是按漢字部首
排，加了英文解釋，漢字橫排並附上拼音。有標送氣符號 'h 及聲調符號：

平聲：無符號 上聲：＼ 去聲： l 入聲： v
第了部：中文題目《五車音韻》，共兩卷，分別於 1819, 1820 年出版。它是以官話拼音排

序的漢英辭典。此書附錄包括：天主教用的《手稿辭典》和該辭典的音節對照表、廣州話官話

音節對照表。它也說明北京官話跟南京官話、廣州話跟澳門話在顎音上的區別。粵語官話音節

對照表符號＊表示澳門音。部份來自中古疑母的字（及部份影母字）標成'g' ，與《手稿辭典》

38 見 Broomhall (1924: 116- 125) 。
39 見蘇精 (2000: 25) 。

40 見 Morrison (1839: vol.2, 464) 。
41 見 Walle (200 I: 868) 。
42 見周有光 (1960: 4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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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標送氣符號 c 及聲調符號：

平聲：一 上聲：＼ 去聲：／ 入聲： v

第三部：沒有中文題目，只有一卷，於 1822 年出版。它是以英文辭彙排序並附上拼音的
英華辭典。它並沒有標送氣符號，也沒有標聲調符號。

3.2 《通用漢言之法》

這本書是為了提供學習中文的英語人士實際幫助而編寫的。馬禮遜早在 1811 年完成，但等
到 1815 年才出版。它首先介紹中國官方語言是官話，而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有差別。 ·般人則
說方言，各省的方言不同，廣東話和澳門話也有分別。

第·部份： 介紹中文的書寫系統不是字母是漢字，中國人用部首來查中國字，書寫字體有五種

部首。
第一．部份： 解釋中國人的音韻是用反切方法。對歐洲人來說用羅馬拼音學習更有效，所以它提

供了中英對照音節表，更列出三種標音：《手稿辭典》式（官話）、馬禮遜式（官話）、
馬禮遜式（粵語）。值得注意的是疑母字用'g'的標法是和《手稿辭典》一樣的。

第三部份：先說明北方官話有四個聲調，南方官話有五個盤調，又提供槳調練習。上平了 下

平：＾ 上聲：＼ 去聲：／ 入聲： v。它又提到中國人通常把小圈子寫在漢字旁邊表

示聲調，部分漢字標有送氣符號，在聲調符號旁邊加一點表示送氣。書中提及只有

k, p, t 音可以送氣， cha ［茶？］是例外。 43
第四部份： 用印歐語法框架來描述漢語詞性和語法，把漢語分為：名詞、形容詞、量詞、代詞、

動詞、副詞、介詞、連詞、感嘆詞幾類。 44 在這部份提供的幾百個例句可供學員實
際應用。

第五部份： 介紹廣東話在文字，語音及語法上與官話不同之處。常用詞語及例句除了提供廣東
字英文對照，還附上廣東話羅馬拼音。該部份的廣東話標音的特點： I. 舌根鼻母用

`ng' ，如：我 ngo: 2. 可能受到中山粵語的影響，如：野 ya; 3. 聲調用符號加數
字來表不o

第六部份：簡略介紹語法及詩詞歌賦。

3.3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馬禮遜 1816 出版這本書是為了讓學員學習按不同情景能夠使用合適的語體。它設計了 31

種不同情景的會話，對象包括中文老師、商人、通事、官員 (Mandarin）、僕人等。在後面的部
份又介紹中國度量衡制度，時間，公文等。值得注意的是漢字旁邊附加的官話拼音，以 'h 標
送氣，而除了個別拼音有聲調符號外，均沒有標聲調。讀者唯有從韻母後面加 h 才知道是入聲

字。

3.4 《廣東省士話字彙》

由於商務往來多數人都說廣東話，東印度公司 1827 年 3 月要求馬禮遜在公司兼任廣東話
老師。馬禮遜為了幫助公司職員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尤其是由於當時洋貨的名稱十分混亂，
開始編寫《廣東省士話字彙》。 這本字彙分三部份，由東印度公司於 1828 出版。

43 見 Morrison (1815: 20) 。
44 見黃愛美 (2003:3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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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排序的英粵辭典，從英文字可査到廣東字及羅馬拼音。第一部份：

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
用粵語拼音排序的粵英辭典，從廣東話的羅馬拼音字可査到廣東字及英文解釋。
用英文解釋廣東俗話的辭典。以 24 個情景分類，從廣東俗話的羅馬拼音字可査
到廣東字及英文解釋。

《廣士》是目前找到最早有系統地描述廣東話的拼音系統的字彙，所標的聲母及韻母大部份都
可信。從這些羅馬字拼音可讓我們看到十九世紀初粵語語音的特徵。

表三：（賡東省土語字索）星毋

雙層 屠齒 舌尖 舌面

霎竒 p [p / p'] t [t It'] 
白 pak/ 打 ta/頭 taw

排 pai

霎擦音 ts [ts I ts'] ch [tJ / tJ'] 
七 tslit/ 真 ch酬初 cho
殘 tsan

鼻音 m[m] n [n] 
胃 mai 南 nam

擦音 f [f] s [s] sh[J] 
火 fo 三． sam 衫 sham

半元音 y 毌
有 yi\w

邊音 1 [l] 
兩 Jeong

註：星毋表表示：書中的字毋十［擬音］十亻＇」字十標奇

從表三可見《廣士》的廣東話聲母有以下特徵：

(I) 有兩套擦音 [s/J];

(2) 兩套塞擦音 [ts/tJ];

(3) 區分舌尖鼻音 [n] 和舌尖邊音 [l];
(4) 區分舌根鼻音 [IJ] 和零聲母：
(5) 區分圓唇舌根塞音 [kw /k'w] 和 [k / k' ］。

馬禮遜所標的聲母有以下的問題：

(1) 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

(2) 舌根鼻音聲母［lJ］標成 g 。

舌根 囿唐舌根 嚷竒

k [k/k'] kw [kw/ k'w] 
家 ka/ 掛 kwa/

褐 keet 規 kwai

g [IJ] 
我 go

h [h] 
係 hei

w[w] 
i舌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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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厝東省 J:.語字索）鱲毋

陰羌韻 陽星韻 入星韻

, 一1 ·u -m -n ·IJ -p -t * 

la/ a[a] ae[ai] aou/ow[au] am[am] an[an] ang［叨］ ap[ap] at[at] k[ak] 

鴉 a 街 kae 膠 kaou/ 藍 Ian 揀 kan 猛 mang 鴉 ap 察 chat 白 pak

包 pow

/e/ ei[ 11i] aw[t?u] um[em] un[un] ang[eIJ] ap[t?p] at[et] 缽[uk]

仔 tsei 畫 chaw 弔 kum 粉 fun 凳 ang 級 kap 物 mat 麥 m缽

／忍
ay[e] eng[elJ] ek[ek] 

扯 chay 餅 peng 石 shek

0回 oy[:,i] oan[:,n] ong[::>IJ) op[Jp] oat[:,t] 。k/ok[<lk]

矗 lo 該 koy 幹 koan 腔 hong 鴿 kop 渴 hoat 祟 lok/

lo/ 國 kwok

ow[ou] 

早 tsow

e[i] ew[iu] eem een[in] eep[ip] eet[it] 

之． che/ 小 sew [im] 片 peen 萘 eep 結 keet

尾 me 面

meen 
Iii 

ing[IIJ] ik[1k] 

成 shing 極 kik

ze[1] 

囚 sze

oo[u] ooy[ui]烽 oon[un] oot[ut] 

固 koo pooy 官 koon 活 woot

/u/ ung[UJJ] uk/ok[uk] 

.:r:.kung 叔 shuk/

綠 luk/lok

/y/ u[y] une[yn] uet[yt] 

主 chu 船 月 uet

shune 

eue[ce] eong/aong eok[cek] 

/re/ 
靴 heuf [relJ] 雀 tseok

J:. sheong/ 

樣 ya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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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ei/ey] 

7}:.shuy 

im [~] ing [l)] 
唔 im 五 ing

註：韻毋表表示：書中的字母十［撮音］十伊」字十標子

從表四可見《廣士》的廣東話韻母有以下特徵：

(1) 現代粤語的複元音 [ei] ，當時讀單元音 [i] 或 [1];

(2) 有舌尖元音囯；
(3) 韻母有 [ep] 和 ['p] 之別，而現代粵語只有 [ep];

ut[et] 

出 chut

(4) 韻母 [ep] 和 [op] 有區別，但相對的鼻音只有 [em]，沒有 [,m] ；
(5) 現代粵語韻母 [en]，當時讀成 [en]，比如：信 [sen] 跟新 [sen]同音。 1

馬禮遜所標的韻母有以下的問題：

(1) 自成音節鼻音[~ I IJ) 分別標成 im/ ing; 
(2) [B] 有＝種標法： u, U,a; 2 

(3) [ :,k] 有兩種標法： ok, 6k: 

(4) [uk] 有兩種標法： uk,ok:

(5) [reIJ] 有兩種標法： aong,eong 。
馬禮遜《廣士》 ＇書的廣東話拼音系統除了有以上這些問題外，還沒有標聲調。由於這些

都是廣東話的基本特徵，使人質疑他掌握廣東話語音的程度。

四 《廣東省土話字彙》一書問題的分析

4.1 標送氣的問題
早在 1605 年利馬竇的拼音方案已有送氣符號，如：＇p、＇t 等，而馬禮遜一直都用天主教教

士編寫的材料來學中文。在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和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兩本書都可以看到馬禮遜以 'h 標送氣，《通用漢言之法》則在
聲調符號旁邊加園占表示送氣。

至於《廣十一》 1書為什麼不標送氣，筆者認為與東印度公司的要求、學生的質素及馬禮遜
不重視標送氣清音有關。《廣士》 －書是應東印度公司要求幫助公司職員更有效跟中國人商務往
來而編寫的。當時的職員其實已經可以用·種洋涇浜跟中國人溝通，由於洋貨的名稱十分混亂
才有需要學廣東話。有興趣學的西人不多，一學就知難而退的也不少。學習動機強的只是寥寥
無幾，在記錄中馬禮遜只提到有 個學生柯拉克 (Matthew Charke) 因為廣東話說的流利而獲得
嘉獎。 3

馬禮遜特別強調能辨別漢字比發音更重要，拼音只不過是幫學生學發音的工具，即使沒有
區分送氣不送氣，在實際溝通時也亻、會做成障礙，所以這些僅屬次要。如果學生要準確發音，
愿該直接請教中國人。 4 東印度公司接受馬禮遜的看法後，請了中國人當中文老師輔導學生，

I 見 Bauer (2005: 31) 。
2 見 Bauer (2005: 30) 。
3 見蘇精 (2005: 50) 。
4 見 Morrison (1819) part 11, volume I, page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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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亦明顯有進步。威廉亨特 (W. C. Hunter) 在《廣州番鬼錄》一書提到他在馬六甲英華書院
學了中文後到廣州，馬禮遜對他作中文水平測試後，雖然評價是「好」，最後還是安排了李先生
去指導他。 5

其實《廣士》是他上課的教材，可以實際跟中國人溝通才是重要。既然學習送氣不送氣並
非必要，為了避免嚇怕初學者，馬禮遜便先省略。學生要學好發音，他相信跟中國老師學便能
慢慢掌握得到。

4.2 檁 'g' 的問題

馬禮遜將粵語舌根鼻音聲母［JJ］標成'g'並非特例，天主教教士編的《手稿辭典》也用'g'來
標疑母字和部分影母字。馬禮遜用'g'應該是受《手稿辭典》的影響。現代粵語讀 [IJ] 的字來自

中古疑母一二等字，而這些字則在中國各地一般讀成零聲母、舌根鼻音［IJ］、舌根滑擦音 [y],
6 但都不是舌根濁塞音 [g] 。 7 馬禮遜 1815 年的《通用漢言之法》用 'ng' 來標粵語舌根鼻音聲
母 [IJ]' 由此可見他能分辨此音。馬禮遜因為英語沒有以 'ng' 開頭的字，而《手稿辭典》裡所

用的＇ g' 最接近［ lJ］所具有的滑音和舌根音成分，因而《廣土》採用'g'. 8其實其他語言也有
將 [IJ] 寫成'g' 的情況：比如馬禮遜學過的拉丁語把在 n 之前出現的'g'讀成 [n] ，如： agnus
[a:JJilUS] 。

4.3 檁韻母混亂的問題

《廣士》前面一頁只是簡單列出 17 個廣州話韻母與英文的對照表，但是從書中的標音來

看，其實當時的韻母有 53 個之多（見 3.4 表四韻母表）。 Bauer 認為信 [s:.ln] 跟新 [snn] 不分是
由於兩者是同音字， 10 另外［t?] 有三種標法'u/Ui'是受英文拼寫及發音影響所致。＂從 3.4 表
四韻母表可見有三個职母有兩種標法： ｀ok/ok'(:>k],'uk/ok'[uk],'eong/aong'(reIJ］。這種現象可

以說是由於馬禮遜沒有嚴格的系統所造成的。雖然如此，＇aong'只出現在半元音 y 後面，所以他

似乎有自己的系統。

4.4 檁 'in/ ing' 的問題
馬禮遜認為天主教教士用歐洲語言標出來的中文不適合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士使用，所以需

要修訂。 12 他為英文人士度身設計的拼音系統，自然受英文影響。他將自成音節鼻音 [m/ ，)分

別標成 'im / ing'，是因為英語當中沒有類似的音，而他的標音系統則沒有 im （他用 eem)，也沒
有單獨用的 'ing' （如：英 ying 則用 y)，因此 'im / ing' 分別表示 [m/ ，]音也不會引起誤會。另
外可以參考姓吳的廣東人在海外一般用 Eng, 所以＇吳先生＇便是 'Mr. Eng'. 

4.5 不檁聲調的問題

，見 Hunter (1997: 12-13) 。
6 參考《漢語方音字匯》 2003, 比如「我」條，貞 42.
7 最接近 [g]的是粵語四邑話，它把廣州話聲母[I))讀如[ng]。但是《廣士》的音系明顯跟四邑話不同。

｀紹基 (2004:87) 指出沒有 II]! 音位的第－；語言學習者會把它歸進 lg/ 裏，但筆者從教外國人說粵語的經驗
得知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多會把以聲母的 I !JI 歸進 I n/. 
9 另外日語中［ lJ］是 I g/ 的條件變體，用羅馬字書寫時也用｀g'.

10 見 Bauer (2005: 31) 。

＂見 Bauer (2005: 30) 。
12 見 Bolton (200 l: xx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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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英字典》第一部有標上聲，去聲，入聲三個聲調。第二部四個聲調都有標，第＝部卻
沒有聲調符號。《通用漢言之法》第三部份說明北方官話有四個聲調，南方官話有五個聲調：上
平：一下乎：＾上聲：＼去聲： l 入聲： v。它又提到中國人通常把小圈子寫在漢字旁邊表示聲調。

《漢英字典》和《通用漢言之法》兩本是早期作品都有標聲調，《廣土》是後期作品反而沒
有標。這不能說是因為前兩本是官話，《廣士》是廣東話的緣故，因為《通用漢言之法》第五部
份介紹廣東話時，馬禮遜也有標聲調。

《廣士》雖然沒有標聲調，但有些兩讀的字，馬禮遜會用小半圓記號標出，例如： 』曾、
瓖、分＝ 0 13 至於小標聲溝相信與亻洧標送氣的原因村樣，由於他強調能辨別漢字比發音更重

要，拼音只不過是幫學生學發音的主具，學生要學掌握到聲調不能靠書本的拼音，一定要直接

請教中國人。馬禮遜還開了個玩笑：法國人是不能單從書本學會英文的。 14

五 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

馬禮遜到中國傳教，倫敦會要他先學會中文，然後編；本中文字典及把《聖經》經譯成中

文，所以馬禮遜學習中文的動機非常高。他學習的力法不單請老師同住，日日夜夜跟老師學，
更利用身處於廣州及澳門的環境與中國人交談。另外，馬禮遜不但用天主教教士編寫的《手稿
辭典）），還用《康熙字典》來學中文。他依據《康熙字典》加上拼音，分三部六卷編寫《漢英宇

典》，好讓英語人士能更有效跟中國人溝通。其實除了《漢英字典》，他編寫的教材都是他學習
的心得。由於老師和助手不斷要給馬禮遜修改及潤飾他的作品，這過程大大提高他的中文水平．
要真正了解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有多少，可以從他達到的語言功能來評估。在學習初期，

馬禮遜可以用很簡單的中文跟中國人交談。到了中期，他已掌握了官話和廣東話在聰說讀寫四

方面的基木功，在一般話題上都可以跟中國人溝通了。 1810 年一個中國人被外國人殺死，中方
要求東印度公司交出兇手並扣留商船。馬禮遜寫公文交涉後又代表英方翻譯，結果平息這次風

波。這事件可見馬禮遜已達到訴訟並交涉等功能。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的工作除了翻譯，教中

文，最重要的是代表商館跟官府交涉。 1816 年馬禮遜隨英國使團到北京任翻譯官，可見他達到
即時傳譯的功能了。除了可以用中文翻譯及寫作外，他 1817 年很有信心地說他在過去學到有關
中國人的語言，文學，歷史等可能已與天主教傳教日知道的相近了．

1810 年全 1833 年間，馬禮遜出版了中文《聖絆》， 12 本中文書， 20 本英文書，及投稿給

Indo-Chinese Gleaner、 Evangelical Magazine、 Canton Registe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介紹中國
文化。這些證據可以證明馬禮遜對自己中文能力的評估並非言過其實。馬禮遜談及翻譯中文《聖

絆》時，說自己雖然文才中等，翻譯出來的譯文不大典雅，但是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翻譯
出來的《聖經》肯定比那些只會用華麗措辭卻不清楚了解《聖經》原文的好。從以上馬禮遜對
自己跟中國人比較，他的文才已經達到中等程度了。馬禮遜喜歡看書，還收藏了大量中國文學，
歷史，宗教及文化的書籍，建立個人書庫。如果以外國人來說，當時不但史當東爵士 (George

Thomas Staunton) 和戴維斯爵士 (John Francis Davis) 公認馬禮遜是全歐洲中文最好的學者，
1817 年格拉斯哥大學表彰他的貢獻，贈與榮譽博士學位。 1834 年他被英國任命為駐華商務監督
秘書可見他在中文能力被英國政府肯定才賦以重任。

對於馬禮遜《廣土》一書的問題，令人質疑他是否己掌握漢語語音。筆者經考證馬禮遜四

部著作後發現《漢英字典》及《通用漢言之法》都有詳細的語音介紹，而 Dialogues and Detached 

13 見 Morrison (1828) Part III, SHEi-MOW-LUY 中的「整起未置呢 j, Part I, village 詞條中的「保.K j, unofficious 
詞條中的「安兌」。由於 2001 年版消除背呆污點，所以有些－．讀字的符號可能看不消楚。
14 見 Morrison (1819) Part 11, volume I, page 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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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沒有，《廣東省土話字彙》只是很簡單的介紹韻母。由此可見，
書本是否記錄某些聲調符號並不代表馬禮遜是否已掌握漢語語音。由以上《廣士》一書問題的
分析可見馬禮遜不標送氣及聲調符號與馬禮遜的教學理念有關。將舌根鼻音聲母[n]標成'g'是受
《手稿辭典》的影響。將自成音節鼻音 [mIn] 分別標成 'im I ing'，是因為英語當中沒有類似
的音。至於標韻母混亂的問題是受英文影響。馬禮遜強調送氣不送氣聲母，一些韻母及聲調必
須要跟中國老師學習，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官話和廣東話發音沒有信心跟本地人一樣準確。

附錄一：馬禮遜學習中文時間表

時間 內容 老師 備註

1的年 10 月－ 1砌年 1 月 抄丙背蝸碁本中文 容三捻 參考書：（拉T文一中文字典）
（口禱量書）（使仗行傳）（保矗書作）

1807 年 2 月 ·8 月 温譬所學碁本中文 自學 參考書：從倫教帶來的參考書

1807 年 9 月 ·l0 月 温滘所學綦本十 童價及十三行約 I. 可用中文跟他們交琰 T

文，鵐坑宅裙和層 中國商人和翥tt 2. 他本想向他們學層東語，並教對方英文，
東棓 但因瘡現被騙或因對方怕被官府痘悉而

鳥法蠟續

I的7 年 II 月4瑯年2 月 學害t舌，層東縴， 李察足，霎官明 用新的（扇熙字興）學新的中國字

文字，｀作
1即8 年 3 月－1即年8 月 學官棓，賡東梧， 桂霓，鬃軒 重抄從倫敦帶來的聖鑂及傳教小冊子

文字，霄作

1808 年 9 月－1817 年 3 月 趼讀 1!9 畫，黼繹， 菡茂和 I. 1808 年 9 月馬禮遜的官語興厝東话的 0鎝

編寫字興 和讖字已爪積到棹當稈友

2. 1809 年開怡將大學，中庸譯成英文
3. 老師不但侈改校正軻繹，還改瀉聖诗押

韻·協助編瀉字典

4. 1815 年瀉的（通用滇言之法）·馬禮遜星明
言中險了少鈥例句取自其它書外，龜百僙

中文例句都是曷先生寫的

5. 1817 年馬禮遏十分有信的坑他在過去學到
有關中國人的牾言，文學，屋史等可能已

與天主教傳教士和道的扭近了

1818 年 不祥 李先生 冷了教馬禮遜並為馬禮遜收容入名孤兒J:.碟

1833 年 不祥 朱先生 教，馬禮遜「J.. 前在馬六亨英基書戾教宅梧

附鎌.:;_:，馬禮遜編寫的書籍年表"

澶 严司徒行傳

I5 參考 Wylie (186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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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祚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路加福竒

1812 問答淺註耶穌教法，係最書信， Hor巴 sinica::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San Tsze King 三字經， TaHeo 大學等）

1813 新約聖經其他書卷

1814 Short abstract related to the Scripture (Chinese title is lost), l 約： 2,)世記

1815 古時如氏亞國歷史星傳，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1815-1823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分三部六卷：
第一部三卷：漢英字典按漢字部首排 (1815 • 1822 • 1823) 
第二部：五車音韻兩卷按漢字音瓿排 (18 19 • 1820) 
第三部：英漢字典一卷按漢英文字母排 (1822)

1816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1817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8 餐心神時，年中每日早晚祈禱 式，神天道碎集傳

1819 西遊地球開見略傳， 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of 1816, j 約聖緑其他書卷

1823 神天聖書， Lectures on the sayings of Jesus• 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Port of Canton • 
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824 Memoirs of Rev. William Milne, Translation of a singular 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Foo-yuen 
of Canton • China, dialogue between a father and ht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v 

1825 Chinese Miscellany · The Evangelis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厝東土語字索
1832 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

1833 A Sermon preached on board the American ship • The Evangelist •雜文編，祈禱瓚美才車詩

日期不詳的有三本：

I. Parting Memorial 
2. Familiar lectures on the Philippians 

3. 英語文語凡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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